
血·与·火（特写）

— —一个失足者 的 新 生

张淑 琴

写在 前面的话 ：
李杉 是个二 十七 岁 的青 年 ，他那双手 ，曾 经

拿过 那 些 不属 于 自 己的东 西 ，也曾 经 帮 哥儿弟兄
们销过 脏 。然 而 ，他终于 用 自 己的手 ，为 自 己开
辟了 一 条 新生之 路 。

如果说一个人 血 管 里流动 着 的 血液 还没有最
后冷却 ，那 么它一 定 会重新 沸 腾 起来 ；如 果说一
个人 心灵 深处的 火花 还没有最后 熄灭 ，那 么 ，它
一定 会重新燃 起熊熊 的火焰 。

李杉喜欢 自 己 的工厂 ，热爱纺织工作 。他 所
在的 车间 是个很有 趣 的 车 间 ，可 以说充满 着 诗
意。在一间 大门 经常关
闭着 的房子 里 ，蹲着六
台不 停地吼 叫 着 的 风
机，那隆 隆 的声音 ，象
龙吼 ，象 虎 啸 。它 把机
器间 那些有碍机器运 转
的废花、渣 滓 、灰尘 通
过风道 ，送进楼 上 那 些
高高 地悬挂 着 的 滤 尘
袋，那些不停地抖动着
身躯 的 粉红 色 的 尼 龙
袋，再把那些滤过 的渣
滓注入挂在它们 下方的
大滤尘 包 里 ，整 个 车
间，从上 到下，在吼 叫着 ，抖动 着 ，既 是 那 样
的紧 张 ，又是那样的充 满 着激情 。

一缕烟 ，带着棉花燃 着 以 后那种特有的焦臭
味儿从 门 缝挤 了 出来 ，在机器上 空飘荡着 ，“着 火
了……风机房着 火了！”有人在喊 。李杉心里一
惊，一股凉气唰地一下 ，从头渗 到 脚 。谁 都 知
道，在这 个有六台风机飞快地转动 着 的 风 机 房
里，哪怕 有一粒小小的铁屑 ，那些吼叫着 的风 机
便会把它磨成 火苗；谁都清楚 ，火借风势 ，风助
火威 ，那 怕只有一颗小小的火星 ，那些风机也会
把它 扇成熊熊 的烈火 。火苗 会烧掉滤尘袋 ，再 烧
着里面 的碎花 ，然 后 ，火焰 再 冲上 由 木板组成的
屋顶……

在有 几千名 工人的厂里 ，工长 也 不 过 是 个
“芝麻官”，何况他这个代工长 ，也许只有露水

大的 前程。平时 ，他连 自 己 也蔑视 自 己 “官 卑职
微”！什 么 时 候 ，他 想 到 自 己一个 “代工长”能
决定工厂安危？笑话！可 是面对眼 前 的 熊 熊 大
火，他忽然意 识到 自 己的责任一下子 “膨大”起
来，大 到成 了 千斤、万斤 重担！义不容辞，一股
英雄主义情绪开始 冲动着他 的心扉……

他冲 到 门 口 ，停 了一下，是犹 豫吗？不 ，水
火无情 ，哪容 得他有半点 犹豫。是一位挡车工挡
住了他：“工长 ，火太大，危险！”是危 险 ，他
同她 ，机器、棉 纱、厂房都处在危险 当 中 。他 推
开她 ，一脚踹开了门 ，冲进了 火里 。

他太感谢 自 己的脚了 ，是那样结实 ，又是那
样的有力 ，踢 到了 大门 上 ，竟然连痛都不痛 …
…然而这双脚 ，三年前竟把他带上了 人 生 的 岐
途，差点儿带进了 死水 潭里 ！

他趟着 火，扑到吼 叫 着 的风机旁 ，跟 着 他 进
来的空气，和室 内风扭在一起 ，燃 着 了 的废 花顿
时窜起一丈多 高的火苗 ，冲到了 楼 上。他 的 头
发着 了 ，眉毛也着了 ，浓烟似乎带着碎 花 钻 进 了

他的嗓子 ，
塞住了 他 的
喉咙 ，想喘
口气都是那
样的难。浓
烟烈焰 ，组
成一道道屏
障，他 看不
见，摸 不
着，眼睛不
停地流泪 。
此时 ，他真
羡慕孙悟 空

的火眼金 睛 。从他会看
小人 书起就 知道太上老
君的八卦炉 ，为 孙猴子
炼成 了 一双好眼睛 ，不
怕火 ，不 怕 烟 ……然
而，那双 眼睛 ，同 样能
分辨好 人和妖怪 ，能分

辨善 良 和邪 恶 ，可 是 自 己的这双眼睛 ，虽然 又黑
又亮 ，却青 红不分 ，皂 白 不 辨 ，曾 经跟 在那些哥
儿们 的 屁股 后头，几乎一个跟头从崖 上 摔 了 下
来。他 多 么 希望 今 日 的风 机房 ，是个八 卦炉 ，为
自己炼 出 一双 火眼金 睛 ，再 炼 出一副钢 筋 铁骨 。

他终 于摸到 了一个开关 ，他使劲按 了一下 ，
一台 风机停止 了 吼 叫 ，旋转着 的叶片 也 慢 了 下
来，他 又摸到 了 一个开关 ，又按 了 一下 ，又是一
个……他真感 谢 自 己的这双手 ，幸亏 当 初没有把
它剁 掉 。三年 前 ，他不 喜欢 自 己 的 手 ，他 嫌它
拙，无能 ，他 羡 慕有些人的手 ，它们 在酒 桌上猜

拳行 令时 是那样的灵巧 ，
那样 的 自 如 ；它们 ，在伸
向别人的 口 袋里时 是那样
的敏捷 ，那样的灵 活 ，手
啊，一双 神 秘的手 ！他想
试一试 ，他不 也有着 和别
人的结构相 同 的手么 ？然
而这一试 ，竟使他进 了 劳
教所的大门 。半年后 ，他
又被送回厂 里 ，听说 是所
外执行 。他 看看师傅 ，看
看伙伴 ，他们用 自 己 的双
手，为人们织 出 最漂 亮的
布，把人们 要打扮成 世界

上最美的人。说真的 ，那个时 候，他真 想把 自 己
的两只手剁掉 ，再换上一双干 净而 勤劳 的手 。

他在 冲出风机房的时 候摔倒了 ，扑 倒在火堆
里，几双有力 的手把他拉了 出来 ，那 是 他 的 工
长，他的 同 志 ，就 是他们 ，曾 经 把他拉 出 了 泥
坑，从泥坑里拉 出 了一个年轻的灵魂；今天 ，他
们又从火堆 里把他 拉 了 出 来 ，拉 出来一个年轻的
生命。生命、灵魂 ，世 界上有一些有生命而没有
灵魂的人，世界上 也有一些有灵魂而 没有生命的
人，李杉似乎才弄 明 白 ，只有把那真 正的灵 魂注
入到真 正的生命 当 中 ，人们才能得到 生 命 的 永
恒。

李杉躺在床上，他的手、脸、脚都在痛，钻
心地痛。来 看望他的人真不 少，有 书 记、有 厂
长、有车 间 的 同 志 ，还有保卫科的人，他们说 了
很多 话，好象 都在说他在救火中 立 了 大 功，不
久，厂党 委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表彰了 他 ，给他 记
功一次 ，还发了 奖金 。这时李杉似
乎记起 了一件事 ，脸上 的疤，手上
的斑痕，未婚妻要 是见了 会……？

宝鸡 市 金 台 区 司 法 局 ，在 宝 鸡 市 十
里铺 农 村 物 资 交 流 大 会期 间 ，利 用 人 员
众多 的 大 好 时 机 ，设 点 对 公 民 进 行 法 律
咨询宣传活动。　蒋志芳摄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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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 十 八 日
晨，本市某厂青工
刘某 从三楼跳下 ，
腰椎摔断 ，住进 了
医院 。这 是怎 么 回
事呢？

原来，刘 某与
A 女 谈恋爱，“热
烈”了 一段，后 来
A 女嫌 刘 某 个 子
矮，恋爱 中 断 ，A女
与另一 身 高一米八
三的 B男 结 了 婚 。

婚后 两 个月 B男 发 现其妻身 孕 已
经显形 ，到 医 院检查 ，已经 怀孕
五个月。B男一顿拳脚，A女 说
出是 “XX厂小刘 的……”B男
怒不可 遏 ，越想 越 气 ，一 个 要
钱、离 婚 之计油 然而生：结 婚花
的钱叫 刘 某 掏 ，然 后 再 跟 A女离
婚，也不 吃亏 。经 过 一 番 筹 划 之
后便付诸 实施了 。五 月 十六 日 ，
B 男 便让其 妻打 电 话 将 刘 某 骗
来，A女照 其夫的要 求 给刘 某打
去电话说 ：“我爱人 出 差去 了 不 在
家……”刘 某 不 知 是计 ，信 以 为
真，晚上便到 该女家 ，刘 某一进
门便 被 人用 绳 捆住，B男 手持 竹
条蘸水开始在刘 某身 上 使 劲 抽
打，接 着 又 由 事先 约 来的 几个小

伙子在刘 某 身 上 练拳击 ，一直轮 番 打到
深夜二时 左右 。刘某被 打得路 也走不成
了，临 了 B男 告诉刘某：“我 结 婚花 了
二千元，明 天你 给 了 没事 ，如 果 不给 ，
你就 小心 点！”随 后 将刘某 送 到 刘 某厂
门口 ……

这一 夜 ，刘 某身 上疼痛 难忍 。身 遭
毒打 ，明 天 又要 拿 出 二千元 ，到 哪儿去
弄这二千 元呢？辗转 难 眠 。早 晨 还没
起床 ，就 听 到 有人敲 门 ，他 被吓 得不 敢
开门 ，接 着一 块砖头从 门 上的窗 户 抛 了
进来 ，他 又惊 又怕 ，知道 是 B男 要 钱来
了，转身 从窗户 跳 了 下 去……送 往医
院，经检 查 ，腰 椎 摔
断，一条 腿失去了 知
觉。A女 B男 第 二
天就被公 安 机 关 抓
获。

法律顾问

“ 夫 死 妇 改 嫁’财 产 全 留 下”对 吗 ，
李喜 善

我县南石 门 乡 邹 当 存之夫王家
新于一九八 二年病故 ，留下孩子 和
房产 。八三 年邹 当 存改嫁时 ，其宗
族无理干涉 ，不 许带走房产，说什
么“夫死妇改嫁，财产全留 下。”
后经 当 地法庭调 查 处理 ，向 群众宣
传了 《婚姻法 》和 《继承法 》，才
保护 了邹 当 存的合法权益 。

由于历 史原 因 ，一些地 区 的妇
女包括 国家 职工至今 不 能 彻 底 翻
身，特别在婚姻家庭 、财产 继承等
方面往往受到 社会的 或宗族的 岐视
和刁 难 ，这 是有 目 共睹 的事实 。其 中

“夫死妇改嫁 ，财产全 留下”的思
想较为普遍 和顽固 。为此 ，在 《宪
法》、《婚姻法 》和 《继承法 》中
都明 确作 出 了 有关规定。《宪 法 》
第49条 规定：“婚姻、家庭、母

亲和儿童受国 家的保护。”《婚姻 法 》
第十三 条 第二款规定：“夫妻对共 同所
有的财产 ，有平等 的处理权。”同时
又在第18条 规定：“夫妻有相互继承
遗产 的权利。”去年颁布的我 国 《继
承法 》在第30条 中 又明 确规定：“夫
妻一 方死亡后 另 一方再婚的 ，有权处
分所继承 的财产 ，任何人不 得干涉 。

由此可见 ，所谓 “夫死妇改嫁 ，
财产 全 留 下”的 说 法 完全 是违 法 的 。
我们 理 所 当 然地要 依 法办事 ，彻底清
除封建传 统观念 。

王晓 牧 减 刑 释放 后 被 中 青 报 录 用

河北 省 第二监狱 减刑释放的 青年王晓 牧 ，凭
着他 刻 苦 学到 的 知识，顺 利地通过 考试，被 《中
国青 年报 》驻 河北办事 处录用 为记者 。

（ 省 劳 改 局 《新 岸 报 》供 稿 ）

欲发 不义之 财者戒 ！
王凯 新

苍蝇 破 案 趣 谈

吴一 福

人们都知道军
犬能侦察破案 ，但
对苍蝇破案的事 ，
了解的人并不 多 。
其实，苍蝇侦破杀
人凶 案的事 ，古今有 之 。

我国著名 法医 学家宋慈 ，在他
的《洗冤 集 》里 记录 了这样一 宗 案
件：某人 在路旁 为镰 刀 杀害 ，法官
点检衣物俱在 ，于 是分头告示附近
居民 ，检验各家 所有镰 刀 ，将收集
的几十 把镰刀 陈列地上 ，法 官 指着
一把问及属谁 所有 ，有一人承应 是
他的 ，法 官 当 即 认定他 是 杀 人 凶
手，其人不服 ，于是法官指刀 令 其
自看道：“众刀无 蝇 子 ，今 汝 杀
人，血腥气犹在 ，岂可 隐 耶？”左
右环视的人们 ，不禁失声叹服 ，凶
手在事 实面 前无言 以对 ，终于叩 头
服罪 。

美国伊利诺斯州州立大 学 的 昆
虫学家班纳 ·格连 波 研 究 认 为 ，
苍蝇对腥味极为敏感 ，它 的 嗅气味
所用 的触角 ，分布着 许多嗅觉感受
器，而每一感受器是 由 成百 个神经
元组成的化学物质，反 应 特 别 灵

敏，什 么地方发 生
腥味 ，即使相 隔很
远，微乎其微 ，它 也
能迅速发觉 ，立 即
趋近 班 纳 ·格 连

波就 是利用苍蝇的这一生 活 习性 ，协
助警方破获 了十宗 重 大杀人 案件 。

这位 昆虫 学家 破 案 时 ，首 先 要
求设法捕获现场出 现的苍蝇 ，随 后 检
验苍蝇 的类型 ，例 如 到底 是城里苍蝇
还是郊外苍蝇 等等 。譬如 ，尸体 在 城
内而发现郊外苍 蝇 飞 来 飞去，则证
明尸体可能从别处移来；同 时 从 分析
苍蝇在尸 体上产卵 的情况 ，也可 确定
谋杀 案发生的大概时间 。有一 次 ，格
连波在利用 “苍蝇侦 破术”中 ，凭 着
一幅照片所显 示的蝇卵 的发 育情况 ，
把作 案时 间 确定 在不 超过 两 天的 范
围，警 方按照这 个时 间线索 ，迅速 抓
获了 狡猾 的 凶手 。

谁都知道 ，苍蝇 由 于 它 追 腐 逐臭
的生 活 习 性 ，成 为传播多 种疾病 的 祸
首，然 而 ，它 的这一 习 性 ，有时 却使 它
成了 人们 破案的足 以信赖的 “帮手”。

普法教 育速写 白岩


